
雪之韵
■ 杨明堂

水是雪的魂精灵，
脱去柔情变有形。
窗外白雪漫天舞，
飘飘洒洒傲寒风。

静中有动倾泻下，
有诗有韵又有情。
此时此刻被陶醉，
无限遐想心中生。

空气干燥多污染，
病毒细菌易横行。
雪的到来正及时，
调节空气净环境。

雪是麦的好铺盖，
柔情把它抱怀中。
自古瑞雪兆丰年，
明年定是好收成。

雪的洁白与无瑕，
温馨和谐情意浓。
我爱你冬天的雪，
你是春天好使节。

你用纯洁的身躯，
装扮着这个世界。
你把生命溶土壤，
滋润迎春的花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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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快到了，我又想起了父亲。
父亲，您是否还记得石健伯伯？ 你

俩创革命时结下了深情厚谊， 您生前
曾多次讲过您和石健伯伯创革命的故

事，并立下誓言：“同生死，共患难。 ”这
些，我都深深地记在心里。

相识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 20 年， 父亲和

石健伯伯从相识到现在也有 71 年了。
1947 年， 浩浩荡荡的人民解放军

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但是，豫东平原仍
处于兵荒马乱之中，枪声不断，土匪横
行。 共产党派出精兵强将到各地剿匪，
石健伯伯被派到淮阳开新区。

那年，父亲 25 岁，膀大腰圆，手脚
麻利，会点武功，三五人近前不得。 父
亲性格刚强， 好打抱不平， 又是个孝
子，出外闯荡了 5 年，的确想父母了 ，
就奉命回乡发展游击队。 别人问他出
外多年干啥去了，他不敢说实情，干游
击队的事极其保密， 不是知心人不能
说。 回来时，父亲带了一把月牙大刀，
是从日本鬼子手里夺的。

农历三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几位
玩耍的穷哥们捋起了袖子， 拉开了架
式， 父亲笑着说：“如今我这徒弟又收
徒弟啦。 ”贾连芳说：“你比俺懂武功，
多教教这几个关系不错的人， 看今后
谁还敢欺负咱。 ”徒弟们觉得此话有道
理，便顺从地去学，下苦功去练。 这时
候， 不远处传来狗叫声和急促的跑步
声，父亲让收回架式，出外观看。 只见
四五个人正追着一个人厮打， 挨打的

人朝这边跑来。 父亲没有多想便大声
喊：“不要打啦。 ”后面有个大汉说：“贾
三（父亲的小名），你不要多管闲事，照
死里打。 ”父亲一看是朱庄的无赖朱老
三，便来火了，快速向前一跃 ，跨到了
朱老三跟前， 飞起一脚踢掉了朱老三
手中的棍子，又迎面给了朱老三一拳，
打得他仰面朝天。 朱老三爬起来就跑，
打手们看谁跑得快。

挨打的那个人深深地向父亲行了

一礼，说：“谢谢。 ”父亲还了礼。 机灵的
贾得清对父亲说：“他说啥呀？ ”大家第
一次听到“谢谢”这个词。 “就是拜谢的
意思。 ”父亲说。 父亲随即让那个人和
徒弟们回屋里说话。

让座时， 那个人很礼貌地坐在外
边，让父亲里面请。 此人大高个，穿着
破烂衣，面黄，但很有精神 ，面带笑容
等待问话。 父亲揣摩着此人非同一般，
便问：“老兄，请说说您的来历？ ”

那个人扫视了一下全屋的人 ，拱
手道：“我看咱都是穷哥们， 就说实话
吧。 我叫石健，共产党派我来此地开新
区， 承蒙各位多多协助。 区部设在巴
集，今天我想在几个村转转看看，不料
走到北边的那个村时， 在一个炸油条
的锅旁边， 一位要饭的婆婆因拿了根
油条而被打。 我上前劝阻，结果他们打
了我，我还击后才追打开了。 ”贾得林
猛地站起来说：“刚才三叔把朱老三打
得好，替穷人出气啦。 ”“说得好！ ”石健
带头叫起好来。 最后，大家觉得石健说
的话在理，就商量着一起跟石健干。

很快， 在冯塘一带组建了农民小

分队，石健为政委 ，明里成立武术队 ，
暗地里杀富济贫，区部设在石集村。 向
外村扩展时， 石健他们以买卖牲口为
名，外号骡子客 ，父亲为骡子客老板 。
发展到冯塘西的小陈庄村时遇到了困

难，因为那几个村有土匪 ，很凶残 ，一
不小心，危险在即。

遇险
1947 年的冬天， 冷得早， 忙碌了

一天的队员们来到营子王村， 准备住
在刘国军家。 考虑到十来个人住在一
起很拥挤，又容易引起注意，为安全起
见，还是分开住好。 石健决定抽出 6 个
人住小陈庄，他带领我父亲、警卫员小
严、贾得林、贾连芳 、陈家祥住进陈培
玉家。 安顿好后，各自和衣休息。 石健
小声跟父亲说：“咱俩关系好， 我信任
你，现在给你个任务 ，去水寨买火 （子
弹），现在出发，天亮前赶回来。 ”准备
就绪，父亲背着大刀走进了黑夜里。

这一夜，石政委翻来覆去睡不着，
革命快胜利了，可不能马虎大意。 近几
天的工作进展不小， 都是同志们努力
的结果，要注意身边战友的安危。 他又
想，东北老家现在不知啥样了，16 岁参
加革命，已有 14 年啦，不容易啊。 想着
想着， 石政委不由地流下了辛酸的泪
水，泪水打湿了被角，流入了梦里。 一
觉醒来，眼里还含着泪花。 他忽然爬起
来，看一下警卫员小严在警觉地站岗。
想替小严站岗他不让， 石政委只好又
回屋躺下，太累了，不一会就睡着了。

一声枪响把石政委从梦中惊醒 。

土匪打死了小严 ，堵住了门口 ，枪口
对准了 5 位同志， 他们一个一个被土
匪用绳捆着装入了麻袋里 。 这时 ，石
政委没有慌张 ，心想必须镇定 。 土匪
用绳捆他时 ， 石政委交出了一把手
枪 ，土匪们便放松了警惕 。 石政委冷
静地说：“我该死了，让我提上裤子。 ”
两边的土匪松开了政委的胳膊 ，政委
趁机拿出裤裆里的另一把手枪 ，“砰
砰 ” 两枪打死了身旁的两个土匪 ，趁
机跃出屋外 ，不料跳进了门前的粪坑
里，又被两个土匪摁住了。

幸亏父亲及时赶到，打死了两个土
匪，又递给政委了一把手枪。 他俩都是
双枪手， 拼杀了一会， 终于逃出了险
境。

事后 ， 石政委风趣地对父亲说 ：
“咱弟兄俩真有缘，也许是上天的安排
吧。 你救了我两次，我终身难忘。 ”父亲
说：“大半夜跑了 80 里路，半点没耽误，
始终想着您和战友的安全。 ”

后记 ：写这篇文章前 ，我采访了
小陈庄 85 岁以上的老人陈玉彬 、陈
三星 、姜书海 ，他们都说事实就是这
样 。 石健是一个有勇有谋的革命者 ，
警卫员小严不知道是哪里的人 ，死后
被村民们埋在了村前的乱岗上。 许多
村民流着泪说 ：“听说装在麻袋里的
人都投入了项城的沙河里 ，可不能忘
记这些烈士呀 。 ” 贾得林 、贾连芳是
贾庄人 ，后被追认为烈士 ，陈家祥是
大陈庄人 ，政府也对他的家人进行了
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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